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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沉 睡 中 惊 醒 的

               神秘怪蛇

撰文·供图 陈远辉

怎么也没有想到，年近花甲之

年的我竟然与蛇共舞了30年。更

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偏远大山中

的一个小小医生，后来竟因一种

神秘怪蛇的偶然发现而出了名。

这是种什么样的神秘怪蛇？

这是一种古老而充满剧毒的蛇，

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大型毒蛇。

这个在湖南省宜章境内的莽山不

知沉睡了多少年的远古蛇种，在

它还没有彻底灭绝之前终于被惊

醒。它那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人们

才有幸真正见到了它那既美丽又

恐怖的面孔。

在世人的高度关注下，这种

蛇走出了莽山，走出了湖南，走向

了世界。这种蛇就是1990年才被

生物界命名的莽山烙铁头蛇。

莽山烙铁头蛇的发现虽然纯

属偶然，可那漫长的发现过程、曲

折般离奇的经历却又令人久久不

能忘怀。

奇怪的咬伤

我是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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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983年从郴州市来到了边远

偏僻贫穷的莽山，并在这里的职

工医院当医生。由于我在郴州时

是在一个蛇伤防治研究所从事蛇

伤蛇药的研究防治工作，因此来

莽山后，深山里的毒蛇咬伤病人

几乎都会找到我进行救治。

 1984年10月20日的那天半

夜3点钟左右，也就是我从郴州市

调到莽山工作的第2年，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

位被毒蛇咬伤后生命垂危的肖姓

老工人被送到了我的眼前。

患者整个左手弥漫性肿胀得

像个大馒头，肿胀已漫延至患者

左胸部，并出现了大面积的瘀斑，

左手背可见三个呈“∵”状的毒牙

痕，毒牙痕内的黄色血水正不断

地外渗。处于朦胧状态的患者有

气无力地呻吟着。

我仔细测量了伤者左手两个

主要毒牙痕之间的距离，竟宽达

3.5厘米。不由得心中一惊，这应

该是被一条大型毒蛇咬伤才会

有这么宽的毒牙痕。结合伤肢肿

痛、局部和全身出血不止等症状，

根据我平时的经验，认为只有五

步蛇咬伤才可能有这些症状。

五步蛇因其吻部尖尖的有点

上翘呈鹰嘴状，故又称尖吻蝮。

其外表黄褐色，背部花纹正看呈

方块型，侧看呈三角形。但患者说

他自己认识五步蛇，可以肯定不

是五步蛇。他告诉我说：他是被

一种当地人称“罕蛇”的白尾巴

蛇咬伤的，咬他的这种蛇虽然粗

壮似啤酒瓶这点特征与五步蛇相

似，但“罕蛇”背上的花纹为草绿

色，尾巴是乳白色，完全与五步蛇

不同。根据中毒症状和患者描述

的形态特征，我也排除了眼镜王

蛇和竹叶青。

那么，这种当地人称的“罕

蛇”是什么蛇呢？我从来没听过

有叫这个名字的大毒蛇，也从没

有听说过中国有一种白尾巴的大

型剧毒蛇。查遍了手头积累的所

有蛇类资料，仔细地搜索着我所

掌握的有关各种蛇类的知识，也

查不着有关这种毒蛇的记载。

那时，由于在郴州地区蛇伤

研究所积累的功底，我几乎是治

一个好一个。我已有治愈300余

例毒蛇咬伤病人的治疗经验，湘

南地区常见的五步蛇咬伤一般

7～10天左右也能控制主要症状。

可这次治这种不知名的“怪蛇”

咬伤却难到了我，可以说是使尽

了浑身的解数，绞尽脑汁用了种

种我所知的特效蛇药和祖传秘

方。医了一个多月才将这个病人救

治过来。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莽山

保护区内为什么生存着这么一种

大型的毒蛇没有被记载过呢？这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蛇呢？忽

然间，我异想天开地意识到，咬伤

这个病人的怪蛇难道是一种生物

界从来都没有记载过的新蛇种？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利用

工作之余，经常跋山涉水，穿山越

岭，下工区、进瑶寨开始了对这种

蛇的调查、采访和追踪。

谁知这一追 就追了5年才

真正见到了这种怪蛇的庐山真

面 目。

莽山烙铁头蛇3号及幼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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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传说中的小青龙

莽山地处湘粤交界的湖南省

郴州市宜章县境内，这里山峦叠

嶂，溪河纵横，林海茫茫，保存着

我国东南部和世界湿润亚热带最

具代表性的一块原始天然常绿阔

叶林。这里有高等植物2 700余

种，脊椎动物300余种，其中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33种，重点保护的

植物16种，享有“湖南最大的生

物基因库”之称。

莽山还由于发现的50余种蛇

类占中国蛇类种数的1/4，被誉为

“蛇类王国”。传说这里曾是大

蟒蛇的天下，所以人们曾叫这里

为“蟒山”，叫得久了，后人觉得

“蟒”字怪吓人的，就去“虫”留

“莽”，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莽

山”之称。

山里以瑶人居多，在瑶寨内

老一代瑶胞们流传的最骇人听闻

的传说莫过干“小青龙”的传说。

以前的瑶人把山中一种体型巨大

的毒蛇“白尾蛇”称为“罕蛇”，

这“罕蛇”个体之大，令人咋舌。

因其全身通绿，只尾巴一节为白

色，所以古瑶人尊称它为“小青

龙”或“大青蛇”，也有人称其为

“头蛇”，意为众蛇之头领。

传说中，这种“怪蛇”是万万

打不得的，否则将会有灾难降临，

于是，在传说之中平添上几分敬

畏，人们进山后见到这种蛇都会

远远避开或绕道而行。这种“怪

蛇”之所以在地球上能以其脆弱

的种群和稀少的数量还生存在莽

山这块土地之上，除了这里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之

外，还与瑶胞们的敬畏有关。

难道咬伤这位老工人的毒蛇

就是这种神秘的怪蛇？

于是，从1984年冬开始，我

就一直在追踪这种神秘的怪蛇，

有几次差点就找到它了，但因种

种原因都与之失之交臂。直到5年

后的198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

获得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人

莽山烙铁头蛇的栖息地探险，右为作者，拍摄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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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800米的保护区内抓到了

两条特大的毒蛇和一窝小蛇共23

条，正在准备找买主出卖。闻讯后

我立即赶了过去。

当两条浑身被覆着草绿色花

纹的特大毒蛇摆在我面前时，欣

喜若狂的我差点惊呆了。这难道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神秘的“怪

蛇”？这难道就是我苦苦追寻了5

年的“白尾小青龙”？当时我简直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巨型毒

蛇呀！成蛇长2.05米，重3公斤；

头有小孩拳头大，状如家庭烫熨

衣服的烙铁，呈典型三角形；蛇

体布满草绿色鳞片，并有规律地

夹杂着不规则的黑色网纹鳞片；

蛇体比啤酒瓶还粗，鳞片像一片

片的枯树叶，最明显的特征是尾

巴有一节约8～10厘米的乳白色鳞

片。难怪有人称它为“白尾蛇”。

那同时捕获的21条小蛇异常

灵活，外形与大蛇一模一样。

我一边观察着“怪蛇”的外

貌特征，一边搜索着我的记忆，各

种有关蛇的资料像电视画面似的

从我大脑中一一闪过。《中国蛇

类彩色图谱》中没有这种蛇的记

载，《中国的毒蛇及蛇伤防治》一

书也没有记载，相关资料中确实

没有这种蛇的记载。反正中国

当时已发现的49种（也有资料

称47种）毒蛇中没有这种毒蛇

的记载。

至此，我已经初步肯定这种

“白尾怪蛇”是一个生物界从未

记载的“新蛇种”。

见我对这“白尾怪蛇”很感

兴趣，听说还可能是新蛇种，原本

只打算卖400元的蛇，一下子被蛇

贩哄抬到1 200元。

捕蛇人扬言：“谁给钱就卖

给谁，谁先给钱就先卖给谁。”当

时，已经有蛇贩子在等着买蛇。眼

看我追踪了5年的“白尾怪蛇”就

要落人蛇贩之手，直急得我如热

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怎么办？蛇贩

一旦买走就不知又要过多少年才

当地瑶民的头巾上绣有蛇鳞的花纹 摄影 / 陈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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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新见到这种蛇，更重要的是，

失去这种蛇的标本后，则无法作

进一步的鉴定。

一咬牙，我决定从家中积攒

多年准备购冰箱的钱中拿出部分

来购蛇。经过一番讨价，仍以400

元成交，要知道，我当时的月工资

才刚从100元加到180元。

这种怪蛇大得令专家都大吃

一惊

虽然我初步肯定这是一个新

蛇种，但仅凭我这个大山之中的

小小医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人物，说发现了一个新蛇种，是没

有人相信的，也许还会认为我是

个疯子。

果然就有一些专家笑我，说

道：“凭你这个样子还能发现什

么新蛇种？别笑掉人家的大牙才

怪。知道吗，有多少的外国专家到

过莽山？又有多少的大专院校学

者到过莽山？其中还有很多是蛇

类方面的专家到过莽山考察，都

没有发现说这是个新蛇种，你能

发现什么？不要弄出什么笑话来。

这是那些专家们的事，你还是回

去好好当你的医生吧！”

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劝

告，凭着这几年的研究和资料搜

集，我坚信这种蛇就是一个新蛇

种。我想，我必须得到更权威的

认定。

不久以后的一天，那是1989

年11月17日的晚上，远在四川的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赵

尔宓先生刚吃完晚饭，正打上一

盆洗脸水，边洗脸边看中央电视

台的《新闻联播》。

赵尔宓先生是国内外研究两

栖爬行动物的著名权威。他还是

国家环境和野生动物监测中心的

高级专家顾问，后来成为中国科

学院两爬学科的院士。

“在湖南省的莽山自然保

护区发现一种罕见的大型剧毒

蛇⋯⋯初步认为这种白尾巴的绿

色大毒蛇有可能是一个新蛇种，

目前有关研究正在进行中。”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在播放有关

“白尾怪蛇”的新闻。

屏幕上，两条白尾巴的绿色

大毒蛇从荧屏上闪出。赵尔宓先

生听到了这条简讯后，立即停住

了洗脸，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盯

住荧屏，足足看完了这条新闻后

才继续洗脸。

这应该是一个新蛇种，对蛇

类研究颇深的赵尔宓先生，立即

扔下手中的毛巾，迅速抓起一支

铅笔，飞快地记下了：湖南郴州莽

山。他并立即设法与我联系上了。

“一定要保存好这种蛇的标

本⋯⋯”一封加急电报载着赵先

生的欣喜和期盼，于1989年11月

22日终于飞到我手中。

“尽快送到成都生物研究所

作进一步鉴定⋯⋯”5天后，又一

封快件从成都飞到莽山。

 从此，这位老专家与我在不

断的通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并成了好朋友。

当地瑶民家门上的双胞蛇 摄影 / 陈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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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条巨型“白尾蛇”在中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一

块草坪上放出来时，赵尔宓先生

不由自主地连声惊呼：“真大！真

大！这蛇真大!”

他对我说：“烙铁头蛇属目

前有30多个种类，没有一种蛇和

这种蛇相同，国内还没有发现过

如此大的烙铁头蛇属的蛇种。”

看了一眼正在草地上缓缓爬

动的蛇后他又对我说：“这是我

生平看到过的烙铁头属中最大的

一种蛇。”

看到赵教授高兴欣喜的劲

儿，看到两条大蛇标本能顺利送

到成都进行鉴定，我一颗悬着的

心总算松驰下来。回想起连续

两次的成都千里送蛇经过和旅

途的艰辛及惊险，令我久久难以

忘 怀。 

怪蛇终于走出了莽山

从湖南郴州到成都，那时要

坐两天三夜的火车。第一次送两

条小蛇去成都时，不但没有购到

卧铺票，连站都很困难。车厢内

十分拥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

一站就站了24个小时仍无座位。

十分疲惫的我，既要保管好

蛇标本，以免被拥挤的人流撞倒

后蛇出伤人，又担心车上的扒手

在我疲劳时顺手牵羊偷走装蛇的

桶。何况刚上车不久即被扒手光

顾过一次的我，更是百倍警惕。

第二天深夜时，站了20多个

小时的我渐渐地觉得快要支持不

住了，并出现头晕恶心，周身沁出

阵阵冷汗。这时我想，我倒下去不

要紧，蛇可不能丢。

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拦住了

从过道上走过来的列车长。

“什么？你竟敢带活蛇上车？

真是乱弹琴。前面一站给我立即

下车!”列车长大吃一惊，惺松的

双眼立即睁得大大的，十分气愤

地朝我怒吼着。

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

听，态度十分强硬：“要不然，你

给我把蛇从车窗上扔出去，我就

不赶你下车。”

那时，急得我真想哭，怎么

办？我差点跪了下来。我一边掏出

有关证件，一边说：“你这么做，

我吃点苦不要紧，可这是一个新

蛇种呀！这国宝级的蛇如果在途

中出现差错，将会造成重大损失，

你将我在中途赶下火车，不等于

是把国宝往火坑里推吗？”

列车长不吭声了，也许我的

哀求和执着起了作用，他终于弄

懂了我千里送蛇的含义和苦衷，

他摇了摇头：“真拿你没办法。”

在我保证不出问题，保证对

蛇标本进行专门的看护后，他终

于不再逼我下车，并把我带到了

卧铺车箱，破例指了指卧铺车厢

上的边坐说：“卧铺已满员，你

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座位上。”临

走时，列车长又用食指戳了戳我

的额头：“你给我老老实实看好

你的宝贝，不要出差错，否则我

拿你是问，一到成都你给我立即

怪蛇就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 摄影 / 陈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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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车。”

就这样，我提心吊胆地在

列车上过了两天三夜，终于到达

成 都。

这次，是我第二次送大蛇到

成都让赵尔宓先生作进一步鉴

定，虽然是个大铁笼又是装的大

毒蛇，但我都设法带上了车，并避

开了车上的例行检查，并侥幸安

全送到。为莽山“白尾怪蛇”的鉴

定奠定了基础。

经赵尔宓先生的仔细研究和

鉴别。确认这种罕见的“白尾怪

蛇”是蛇亚目蝰科蝮亚科烙铁头

蛇属未经记载的一个新蛇种。并

虎视眈眈的莽山烙铁头蛇

怪蛇的白尾巴    摄影 / 陈远辉

2010年，作者在莽山无人区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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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尔宓先生和我联名于1990年

在第１期《四川动物》杂志首次公

布了这一发现，将其命名为“莽山

烙铁头蛇”。

1990年春，这种千百万年来

只沉睡在莽山原始森林中的“白

尾怪蛇”终于被惊醒，走出了深

山，从此有了正式的学名，获得了

生物学术界的认可。■

作者简介

陈远辉，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蛇 馆。

                       （责编 王华 李瑄）

莽山烙铁头蛇 摄影 / 陈远辉


